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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威琪 　 生物医学工程专家 。 １９３９ 年 ５
月 ３０ 日出生于上海市 ，原籍江苏省海门市 。
１９６１年毕业于复旦大学 。 复旦大学首席教授 、
博士生导师 。 在医学超声和医学电子学的理
论 、技术和应用方面取得多项成果 。 主要有 ：研
制成基于超声 、心电 、计算机的无创伤评估肺动
脉压 、肺血流量 、肺血管阻力的系统 ，它与心导
管术相关性好 ；在无创伤检测血流上有两项发
明创造 ，能克服不能定量的缺点 ：将现代理论
（分形 、数学形态提取 、数量化理论 、极点轨迹
等）首先引入围产医学 ，找到新参数比常规方法
敏感 ，还对医学超声多普勒原理提出新思想 ，研
制成国内首套血流校刻系统 ，研究成果有社会
和经济效益 。 获国家和省部级奖励多项 。发表
论文 ２７０ 余篇 ，出版著作 ７ 部 ，获得专利 ３ 项 。
１９９９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。

（一）

抗日烽火中的 １９３９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，我降生
在日本占领下的上海 ，当时父亲王佐（慕颜）在
国统区重庆任电信局局长兼总工程师 ，１９４５ 年
他又从重庆去美国就学 ，后任 RCA 特级工程
师 。 １９４９ 年以后 ，在美国的父亲就与国内家属
处于两个阵营里 ，国内家属从此也就饱受了海
外关系的待遇 。 １９７８ 年在美国已有家小的父
亲回国探亲 ，３９ 岁的我才生平第一次见到自己
的亲生父亲 。 父亲的续弦是个气量狭小 、刁蛮

泼辣 、缺乏教养的女人 ，以致改革开放后一般海
外关系的家庭都能得到团聚而我家却例外 ，父
亲被他的续弦控制和我们国内子女不能来往 ，
仍旧天各一方 。 ２００４ 年 ９９ 岁高龄父亲在美国
谢世 ，其确切消息被他的遗孀封锁 ，还是我们在
美国有关部门的材料上才得知消息 。 当我 ８个
月时生母周秀文（俊毅）逝世 ，那时的我 ，还有二
个姐姐（８ 岁 、６ 岁） ，事实上已成为没有父母的
孤儿 。 婴幼儿一般从喊爸爸妈妈开始牙牙学
语 ，我却不然 ，幼年没有喊爸爸妈妈的机会 ，以
后一生喊不出妈妈 ！当年谁来抚养只有 ８ 个月
的我 ？ 聪明识乖的女性长辈 ，即使在家待着不
外出工作的姨婶姑们 ，都不愿意拣起我这个包
袱 。 只有时值 ２５ 岁的小学教师 、大姑母王聘出
于她怜悯同情的善良本性 ，毅然挑起收养我的
担子 ，成为我的养母 。 从此以后 ，我们就相依为
命 。 养母不但带大了我 ，还在 １９６９年退休后带
大我的两个子女 。 为了我们两代人 ，她终身未
婚 。 １９６８ 年初我与也是幼年丧母的上医大妇
产科医院归绥琪医师结为夫妻以后 ，家中婆媳
似同亲生母女 。 １９６８ 年秋冬在吴淞泰和路小
学任教的一贯努力工作 、靠拢组织的养母（大姑
母） ，竟然意想不到会受到积极贯彻“工人阶级
领导一切”的工人造反派的审查 。 整个秋冬我
每天接送她去单位接受工人造反派的教育 。记
得那年冬天特别冷 ，不太下雪的上海 ，却下了大
雪 。 为防止摔跤我将草绳扎在她的雨鞋上 ，在
雪地里搀扶着她从上海山阴路家中出发一步一

步艰难地走向 ５１ 路同心路车站 ，乘车去吴淞 。
每天晚上我还替她写“检查” ，以让她晚上在家
有尽量多的时间休息 ，第二天好有精力去应付
劳动或批斗 。 其实当年的“文化大革命” ，也能
考验出一个人素质的高低 。 养母十分注重对小
孩的家庭教育 ，要求我为子女起到表率作用 ，要
我儿女中的哥哥做妹妹的表率 ，让哥哥养成自
觉努力学习的好习惯 ，妹妹就会跟着学 ，从而取
得优秀成绩 。 我们的子女 ，从小学到大学 ，常被
评为三好学生 ，更甚者 ，我们夫妻被评为 ２００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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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上海教卫系统比翼双飞模范佳侣 ，２００４ 年我
们家庭被评为第四届全国“五好”文明家庭 ，这都
与养母对我们多年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，都有她的
一番心血 。她不仅对家庭每个成员充满着爱 ，当
年还对她所教的小学生十分关爱 。 ２００４ 年养母
病故 ，大奠那天来了近廿位年过花甲的白发老
人 ，他（她）们都是半个世纪以前养母曾经教过的
学生 。他（她）们闻信后相互转告自发结伴而来
为当年的小学老师送行 ，老泪纵横地喊着“王老
师走好” 。若没有当年师生间深厚的情谊 ，就不
会有今天这样一幕动人的情景 。 养母在我的心
目中是一位伟大的女性 。在以往我家的历史上 ，
女性要比男性对家庭的贡献更大 。我的祖母白
绶贞 ，一个不识字的小脚女人 ，以她的智慧和毅
力 ，在过着贫穷的日子里 ，把她的三个儿子都送
进大学 。但她受到的却是富家出身儿媳的冷落 ，
当她老年时却还得不到她最心爱的大儿子的供

养 。目睹父叔辈没有对家庭老幼尽责 ，我从小就
暗下决心 ，对家庭要尽到一个男人应尽的职责 。

小学一 、二年级 ，我曾上过好几个学校 ，也
记不起它们的确切名字了 ，因为养母没有家 ，我
就跟随她东奔西走 ，换了好几个学校 ，还住在女
教师集体宿舍里 。养母和一位女教师合住一张
床 ，中间还要加睡我这个小孩 。 如此日子 ，也够
艰苦的了 。 １９４７年二叔答应我寄住在他家 ，进
上海复兴小学读三年级 。二叔热衷于当领导还
想少与居住在上海及附近的大家庭来往而远离

江南 。 先只身去天津 ，后举家北迁 ，我就寄住在
三叔家 ，１９４９ 年我随养母寄宿上海吴淞小学 。
吴淞遭受到当年的“二六”轰炸 ，我就被送出上
海 ，随祖父母在江苏海门生活了两年 。 现在想
起来 ，我实际上没有好好地上小学 、初中 ，而是
为了生存在寻找寄居之处而已 。在我上过的一
些小学 、初中中间 ，印象较深的是上海复兴小
学 、上海吴淞小学和江苏海门锡类中学 。 她们
给我带来不可磨灭的童年 、少年时代的回忆 。
我还清楚地记得吴仁宝 、杨少屏等幼年好友在
一起玩耍的情景 ，真值得一生回忆 。 锡类中学

建于 １８５４ 年 ，至今已有 １５０ 多年的历史 。 她是
个教会学校 ，学校隔壁的教堂 ，常发出优雅的管
风琴声音和神父的歌声 ，加上我身上有音乐老
师母亲的遗传因子 ，使我从小就喜欢音乐 ，在锡
类中学初二音乐课上 ，我考了 １００ 分 ，全班第
一 。 可惜小时候没有条件课外学音乐 ，到长大
成人后音乐水平就平平的了 。

艰辛的童年生活 ，在逆境中的成长 ，倒反而
锻炼了我入乡随俗 、不怕困难 、宽容低调 、独立
自主 、善于思考 、善于判断 、决策果断的能力和
习俗 ，真使我受用一生 。

（二）

１９５２ 年 ９ 月 ，１３岁的我经吴淞小学郁培生
校长推荐由吴淞中学教导主任郭可禾老师批准

成为吴淞中学初三甲班中年龄最小的一名寄宿

的插班生 ，从此开始了我在吴淞中学的四年寄
宿生活直到 １９５６ 年高中毕业 。 吴淞中学有来
自上海市区的寄宿生和家在吴淞镇及附近的走

读生 。 寄宿生平时都在学校 ，很少走出校门 ，周
六下午回家 ，周日晚自修前必须回校 ，还要点
名 。 不少寄宿同学两三周才回家一次 ，不回家
的那个周日 ，三两结伴去吴淞街上吃点心 。 一
个生煎馒头加上一碗骨头清汤 ，或者一份肉丝
炒面两个人分 ，味道真是好极了 ！ 这样的消费
虽只有一角二角 ，但对当时的学生来说已算是
“小康水平”了 。 我和陈克文关系最紧密 ，他长
我几岁 ，处处照应我 ，连在一起吃生煎馒头时也
让我多吃一个 。 高三毕业前夕 ，他介绍我加入
共青团 ，我一直尊称他是我的革命引路人 。 克
文是个老实人 ，党叫干啥就干啥 ，高中毕业后他
响应党的号召去了武汉 、青海 ，前几年从西宁市
委党校退休后才回到上海老家 。 克文个子高 ，
篮球打得好 。 初三甲班打篮球的其他几位同学
后来的处境都不错 ，例如名演员冯纯超 。 初中
时代冯纯超是个顽皮少年 ，人称皮蛋 ，初中毕业
后考进戏剧学院（校） ，“文革”前就演过陈毅 ，近
年除演陈毅外又成功主演影片枟詹天佑枠中的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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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佑 ，受到嘉奖 。 不知什么时候和什么原因 ，他
将名字改为冯淳超 。也许老同学中数冯淳超的
形象在社会上流传最为广泛 ，知道他名字的人很
多 ，但反之并不一定成立 。某些职业接触较多的
人 ，例如三级甲等医院的医务人员诊治来自五湖
四海的众多病人 ，还是零距离接触（以致 SARS
流行时医务人员倒下的较多） 。医生担负救死扶
伤 、仁术济世的责任 ，职业崇高 ，受人尊敬 。当然
打开肚皮要红包的也不能说没有 ，但却是极少
数 。相比其他学科 ，医学上的未知数更多 ，更需
要加紧研究 。 １９７５年以后我也从电子学走上与
医学相结合 、相交叉的道路 ，与同事一起开创了
复旦大学医学电子学专业 ，这是后话 。

我在初中一 、二年级时 ，将书本都放在学
校 ，放学回家从不带书本 ，晚上在家中不复习功
课 ，临到考试 ，轻轻松松 pass 过去 ，成绩平平 ，
并不追求优秀成绩 。 到了初三 ，面临高中入学
考试 ，再者有直升高中的名额 ，我就每天参加夜
自修 ，成绩迅速上升 。初中三年的平均成绩 ，倒
总算使我能进入直升吴淞中学高中的行列 。
１９５３年 ９ 月我直升入高一乙班 ，班主任是刚从
中山大学毕业分配到吴淞中学任教的徐维翰老

师 。 年青的徐先生一表人才 ，用今天的话来说
是一位“帅哥” 。 徐先生教历史 ，是一代宗师陈
寅恪的弟子 ，有深厚的功底 ，还十分重视我们的
德育教育 。 他担任班主任直到 １９５６ 年我们从
吴淞中学毕业 ，与我们的感情深厚 。 乙班的活
动也有起色 ，例如大合唱“英雄们战胜了大渡
河”在全校影响很大 ，领唱的男女同学一举成
名 ，比学习成绩优秀的同学更显得光彩耀人 ，难
怪社会上的歌星比科学家更知名 。 全班同学都
为“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”出力 ，本人也不例外 ，
但只是跑跑龙套（伴奏）而已 。 再例如全校拔河
比赛时我们高一乙班和当年的高三乙班产生冲

突 ，双方从激动到和解 ，还结成姊妹班级 ，以联
欢收场 ，这与当时社会还未以阶级斗争为纲有
关 。 高一乙班同学中有吴淞中学初中老同学陈
克文 、陈有方 、屠巴龙 、虞孟弼 、顾金山 、陈惠芳 、

姚文（姚文彬） 、闻鸥 、周保杰 、严顺龙等 ，还有从
外校考入吴淞中学的司徒璧双 、葛弘毅 、龚震 、
朱秀兰 、蔡慧英 、陈汝明等 。 高一入学时 ，有件
事曾使我一度非常高兴 ，就是听不少男同学说
新来了一位女同学看起来比我矮 。要知道我进
吴淞中学初三时 ，只有 １畅 ３０ 米 ，比女同学还要
矮 ，成为班上最矮的人 ，排队时总是第一号 ，出
去乘公交车时 ，还要受大个子同学保护（他们曾
叫道 ：“这里有小孩 ，你们不要挤 ！”） ，现在竟然
可以改变比女同学还要矮的局面了 ，怎么不高
兴 。 开学那天一看 ，傻了眼 ，那位辫子很长的女
同学有 １畅 ４５ 米 ，我只有 １畅 ４０ 米 ，还是矮 ，白欢
喜一场 ！ 到了高三 ，我的个子就超过司徒璧双
等班上大多数女同学的个子 ，再也不会受她们
的“气”了 。 司徒璧双出生于广东名门 ，她一家
兄弟姐妹都有体育艺术才能 。 她一头短发 ，十
分精神 。 个子虽小 ，但掷手榴弹之远却使所有
男同学望尘莫及 。 她常代表吴淞中学参加市里
体育比赛 ，成为吴淞中学的名人 。 她从复旦大
学生物系毕业后从事体育科研 ，现是上海体育
界的一位资深研究员 ，审查电视台播放的体育
片 。 璧双在体育科研所曾任要职 ，又承担中国
垒球协会的任务 ，现在是我们老同学活动的组
织者之一 ，颇有领导 、组织才能 ，我尊称她为我
们的“首长”和“领导” 。 我说“现在我们老同学 ，
不管是部长局长 ，不管是院士教授 ，都得服从您
璧双的领导” ，“对您璧双的指示 ，理解要执行 ，
不理解也要执行 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” 。 我曾将
上述引号内的两句话用传真发给她所在的科研

所所长转司徒璧双收 ，以此提醒该所小青年所
长要尊敬我们的司徒璧双 ，弄得小青年所长不
敢将我的这份传真给璧双看 。屠巴龙颇有艺术
细胞 ，他文艺才能出众 ，特别是模仿动作和即兴
表演 ，真是引人入胜 ，跟他在一起 ，笑声不断 ，不
觉得寂寞 。葛弘毅是杭州人 ，因头比别人硬而
被起“杭铁头”雅号 。 杭铁头特别爱笑 ，他会笑
得浑身发软 ，瘫倒在那里 。 小 S（陈有方的雅
号）抓往杭铁头一笑就发软的特点 ，要休息时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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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各种鬼脸和怪动作 ，引得杭铁头大笑 ，从而发
软瘫倒 ，无法做功课 ，大家就可一起轻松一会 。
我们称小 S 陈有方这一绝招为“精神战” 。我上
初中时是个捉蟋蟀 、打弹子的贪玩小朋友 ，成绩
并不好 ，到了高中才成为“乘直升飞机”的人 。
我小学成绩更差 ，要留级 ，怎么办 ？ 换个学校 ，
继续升级 。 我的年龄比同班同学小 ，处事涉世
似乎比同班同学要晚一拍 ，不太懂事 ，在班上一
直是一个不甚起眼的小不点 ，属不被看好的跑
龙套角色 。 现在回顾人生往事 ，环境和条件限
制我没有机会“少年得志” ，但在中壮年时可以
去追求“大器晚成” 。 以我的经历来看 ，让小孩
玩 ，长身体 ，长才能 ，特别对班上年龄较小的男
孩子 ，更有利于成长 。

１９５６ 年以前 ，我们国家处于社会稳定 、经济
发展 、生活温饱的大好时期 。在这样的社会环境
下 ，身处鸟语花香 、小桥流水的吴淞中学校园中
的我们可以高枕无忧地专心读书 。 虽然 １９５５ —
１９５６年政治与业务争论的序幕已经逐渐拉开 ，
在高中同学中间也略有反映 ，但总的来说 ，中学
同学间的友谊没有受到政治因素太大的影响 ，纯
洁 、高尚 ，不像 １９５６年以后大学里的同学政治上
被人为地分成左 、中 、右 ，以致同学间的关系受到
较大的影响 。当年吴淞中学有着一批高质量的
教师 ，朱凤豪 、夏咸鼎 、沈心民 、徐维翰 、诸沈英 、
庄纯 、旋质彬 、童一中等都是高水平 、有才华的教
师 ，他们以高超的教学水平为我们打下了扎实的
知识基础 。 我的数理化生成绩都好 ，也喜欢音
乐 ，今后到底选择什么大学 、什么专业 ？ 有次物
理测验 ，全班同学成绩普遍不好 ，而我得 ９８ 分 ，
全班第一 ，以后物理成绩总较突出 ，这对我选择
物理作为大学的专业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。 虽
然吴淞中学的物理师资不如数学师资那么强 ，倒
也促使我从高中开始就逐渐养成了独立思考的

习惯 。我从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后不久（是个小
助教） ，能独立开设新课“线性网络分析” ，改革开
放后又能与同事们一起开创新的医学电子学专

业均得益于在一定知识基础上的自学能力 。 工

作四十多年来 ，每当我取得一点成绩 ，在我内心
中总会归功于吴淞中学老师为我打下的中学基

础 ，复旦大学老师为我打下的大学基础 。 特别
是吴淞中学四年 ，为我的德智体打下了扎实的
基础 ，是我人生中一个重要的阶段 。 吴淞中学
四年是难忘的四年 ，它虽短暂却是我一生中一
段美好的时光 ，永远值得铭记的时光 。

（三）

我于 １９５６年考入复旦大学物理系 ，１９６１ 年
留校任教 ，后来专攻医学电子学和医学超声学 ，
至今 ，整整在复旦园里学习 、工作了五十多个春
秋 。 １９８８年 ，世界医学生物超声联合会和美国
医学超声学会在华盛顿联合颁发 Pioneer 奖 ，表
彰为医学超声学做出特殊贡献的一些科学家 ，我
有幸获此殊荣 。 １９９９ 年 ，我当选中国工程院院
士 ，是当时复旦大学的首位工程院院士 。这首先
要感谢复旦对我的培养 ，感谢苏步青 、王福山 、谢
希德 、华中一 、杨福家 、王迅等师长的教诲 。我所
获得的荣誉体现了全国同道们对复旦工作的肯

定 ，同时也得益于我的同事们 、学生们的共同努
力 ，我不过是走在前面一点点而已 。

古语云“十年树木 ，百年树人” 。我体会搞科
技创新 、创造发明的一个重要思路是纵向积累 ，
横向拓展 。我将其称为“科技树”的思路 ，犹如一
棵树有根有本 ，有枝有叶 ，根扎实 ，本粗壮 ，叶繁
茂 ，果累累 。科研也是这样 ，纵向要扎扎实实 ，积
累丰富 ；横向要进一步扩展 ，向其他领域延伸 。

重视基础 　 万丈高楼平地起 ，一个人要在
事业上有所成就 ，必须重视打好自己的基础 ，我
深感中学打下基础一生得益 。

２０世纪 ８０ 年代初 ，我们科研组研究“用互
相独立的双超声束 Doppler 效应定量测定血流
速度方法”项目时 ，我体会到用超声办法测量血
流 ，最大的优点是无损伤 ，但同时又有一个致命
的弱点 ，就是由于对体内血管走向不太清楚 ，给
医生测量血流的准确性带来了较大的难度 ，这
就是 Doppler 效应中的“夹角影响” 。 我认为这
·９１６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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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缺点的存在 ，其本质问题还是一个方程中有
两个未知数 ，要解决这个问题 ，在数学上要符合
未知数数目与方程式数目相等这一条件 ，而方
程式 、未知数这些概念以及推理的逻辑框架 ，都
属于中学数学的基础知识 。 １９８５ 年 ，这个项目
荣获国家发明二等奖 ，至今此项发明成果还被
不断地利用和进一步研发 。

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前 ，我因为海外关系而不
能参加科研项目 ，被领导派去担负繁重的基础
教学工作 。 我今天能成为复旦大学生物医学工
程领域的学科负责人 ，还得益于当年从事基础
教学工作时打下的数学 、物理 、外语扎实基础 。
想当年尽管环境差 、设备落后 ，我们往往还是从
早上 ６ 点半工作到晚上 １０点半 。 在“文化大革
命”的背景下 ，开展工作的难度更是可想而知 。
但就在这种情况下 ，我和我的学生们在 １９７５ 年
取得了第一项科研成果 ——— 研制成国内首台电
磁血液流量计 。 我这些年来的工作很多是琐碎
和重复的 ，然而从中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能量 ，
慢慢地形成了一个个小的成果 。这些小成果又
慢慢形成了系列 ，最终产生出更大的能量 。 用
数学上的用语来概括就是 ：无穷项的无穷小量
相加有可能成为无穷大 。所以我总是要求自己
和学生们要坐得住“冷板凳” ，要经得住冷静和
寂寞 ，在冷静和寂寞中去不断积累 。

善于交叉 　 当今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
是边缘科学 、交叉科学不断涌现 ，我们应善于在
边缘科学 、交叉科学领域实现创新 。

在数十年的科研生涯中 ，我有这样一个体
会 ：综合就能创造 ，转移就能突破 。 发明创造不
可能是偶然的 、心血来潮式的 。 搞发明创造首
先必须学会综合已学到的基本知识 ，这样就有
了创造的基础 ，同时还要善于知识转移 ，把一门
知识转移到另一个知识领域 ，这样就会有突破 。
仍以“用互相独立的双超声束 Doppler 效应定
量测定血流速度”项目为例 ，我当时的思路是描
述 Doppler 效应的方程式属于一个方程式中有
两个未知数的情况 ，其解就不可能是唯一的 ，这

是血流测量一直不能定量的根本原因 。 若找到
另外的方程式 ，使之成为方程式数和未知数相
等后 ，就有了唯一解了 。而找到另外的方程式 ，
就不是纯粹的数学问题 ，就需要运用物理学上
的一些知识 。 在我看来 ，物理学给你一种融会
贯通的新思路 ，而数学则是帮助你深入分析的
工具 。 当然 ，最终还要运用工程技术去研制成
可用于临床的系统 。

３０年来 ，我与全国 ，特别是上海各大医院
有着广泛的联系 ，在自学医学知识时 ，我经常向
医生请教 ，同时还同周永昌 、徐智章等著名超声
诊断教授共同设计临床研究课题 ，为他们的研
究生开设超声基础课程 ，或共同指导研究生 。
追求集物理学 、数学 、电子学 、医学等多门学科
的融会贯通 ，是我们课题组科研的重要特色 。

深入实践是实现知识转移的必备条件 ，我
们为研究生开设“医学超声学”这门课时 ，曾设
法安排研究生去医院实习一周 。 我希望学生通
过实习 ，切身感受病人的痛苦 ，以强化一个科研
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 。 搞医学超声学研究 ，如
果对医学 、医院和病人一无所知 ，所有的物理
学 、数学 、电子学等理工基础知识根本就无法转
移到医学上去 ，即使让学生在诊疗室门口体验
一下医院工作环境 ，对医学超声学的研究也不
是没有裨益 。 我经常鼓励学生在实习时多问 、
多学 、多感受 ，尽量地在与医院 、医生 、病人接触
中产生科研灵感 。

不断求新 　 根据我国工业水平和复旦大学
的特色 ，近年来我们科研的重点从医学信号的检
测逐渐转向医学信号的特征提取 ，运用现代理论
方法去提取医学信号特征 ，以提高医学诊断的准
确性 。分形 、数学形态学 、极点跟踪 、软阈值小波
变换等新方法被我们应用到医学超声中 ，取得首
创性的成果 。这些成果的取得更需要理工和医
学的紧密结合 ，理工医共同进行方案设计 、动物
实验 、临床应用 ，是不懈努力的成果 。

科学的道路永无止境 ，我们要在积累以往
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创新 ，去追求更高的高度 。
·０２６·




